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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代人很多時對
新一代看不順眼，諸多
挑剔，動輒批評他們溫
室長大，未捱過窮未受
過苦；遇到一點小挫折
便深受打擊，要生要死
；他們不懂得照顧自己，一切等父母親和
老師安排；他們雖然上學較多，大學畢業
，但似乎什麼都不懂，連寫一篇簡單的中
、英信件也寫得不好，簡直及不上昔日的
中學畢業生。上一代這些老氣橫秋的批評
是否合理，也是否真實呢，很難說，我覺
得因人而異，因事而異。我們的上一代不
是也曾經用相似的口吻和語調批評我們嗎
？他們時常提起自己一代經歷過戰亂饑荒
，飢寒交迫，四處流離。 「走日本仔」時
外出逃難，險死橫生。在他們眼中，我們
的一代同樣是溫室長大，安逸成長，適應
力不足。

新一代溫室長大未經過風浪是事實，但這並不表
示他們的應變能力低。要記住他們長大的溫室，都是
上一代提供的。父母親諸多保護照顧，對下一代過分
溺愛，事事代替子女出頭，減少了他們鍛煉學習的機
會。曾多次聽到朋友說，學生取錄後往大學報到，竟
然有人由家長陪伴同來。有大公司招聘大學畢業新人
，也是家長陪來，而且還一同見招聘主管，詢問職位
細則。溫室花朵應否取錄這裡不談，這些過分保護子
女的家長肯定是令下一代失去處事能力，對自己缺乏
信心的原因。

年紀越大生命越寶貴，所餘日子無
多也。近日發覺有人經常浪費我的生命
，而我卻沒有這樣的警覺。過去已浪費
了不少，再也追不回來。這使我汗涔涔
下，後悔之至。

有人寫一篇過萬字的長文，可能是
一篇擦鞋文章，也可能是一篇就職演詞

。他十分看得起我，用電腦傳過來說： 「請批評。」如果我
由頭看一次，再記下要修改的地方，一一告訴他，我最少要
花四五個小時，這都是我的生命啊！我有什麼責任和義務，
去幫他更好地擦鞋，更妥善地吹牛？這不是對我的一種剝削
嗎？剝削我最寶貴的，失去之後無法追回的東西，這不是很
不道德嗎？

自問很會寫序，此生為朋友的書寫的序肯定超過五十篇
，沒有誰不說好的。甚至有作者謙虛地說： 「我太太說整本
書最好看就是你的序。」但是我自己的書卻沒有一本是找人
寫序的，因為不想麻煩人。一本書隨便算算都有十萬字，仔
細看了，抓緊要點，寫一篇對得起作者，對得起讀者（沒有
過分吹噓），對得起自己（問心無愧）的序，少說也要七、
八個小時，如果是一本好書，那是值得的，如果只是一本可
有可無的書，那就首先浪費了你的時間（相等於生命），還
可能影響別人，也使他們浪費時間。

當有人慕名想請你寫序時，還是衡量一下：「值嗎？」

人到了某個年紀，忽然變成
了宅男。我的宅男，是指愛留在
自己小房間中，戀上了每天最終
都要回到的小地方：我的小宅，
我是小宅中的小老男。

年輕愛流浪，我曾流浪過，
雖未至像三毛般戀上撒哈拉大沙

漠，但攀高山、赴遠洋，在山頭上睡，醒來全身紅腫
的青葱歲月，我曾有過。

然而，流浪不再屬於我的了，我甚至拒絕了所有
邀約我遠涉重洋到他們家中作客的要求，我是宅男，
每天不回小宅，心中就不安寧，不在小宅睡，就沒地
方可睡，小宅將伴我度餘年，再無所求。

我的小宅，最富我個人的特色，沒有人可以干預
我，說要加點什麼傢具，或要我怎樣把小宅打扮得舒
適，多謝了，你的舒適不等於我的舒服，在我的小天
地、小王國的小宅中，你最好不要來說三道四，我自
樂在其中，再多加意見就會自招其辱，請容許我有一
個可以霸道的地方、可以感覺良好，不會覺得有威脅
的小地方。小宅男在小宅中什麼都可以做，什麼也可
以不做，有豐富的自足價值，那世界是內心的，而非
外在的。在小宅中，最忌物化，是以物愈少，人的心
靈愈見寬達，宅雖小但空間無限，我感覺得到，我遊
目四顧，躊躇滿志，心定、人靜、神安、智慮、自得
，這樣下去的一天、兩天、三天，遂能與萬化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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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有
句
諺
語
，
叫
做

﹁九
月
亂
穿
衣
﹂
（
也
有
的
說

是
三
月
）
。
意
思
指
季
節
特
點

不
鮮
明
，
冷
不
冷
，
熱
不
熱
的

，
所
以
街
上
穿
什
麼
的
都
有
。

雖
是
亂
穿
衣
，
但
香
港
人
最
多

就
是
長
短
袖
、
厚
薄
衣
之
差
，

看
去
不
致
太
礙
眼
。

但
荷
蘭
街
頭
的
﹁亂
穿
衣

﹂
就
有
點
看
頭
了
。
香
港
旅
遊

把
﹁荷
比
盧
﹂
劃
作
一
線
，
但

地
理
上
荷
蘭
比
較
近
北
歐
。
節

令
上
當
地
雖
是
夏
天
，
但
最
低

溫
可
至
十
度
。
況
且
她
無
日
無

雨
，
細
雨
飄
來
，
涼
意
陣
陣
；

如
是
大
雨
，
寒
冷
就
是
徹
骨
的

了
。
荷
蘭
人
多
是
一
件
T
恤
，

外
加
一
件
風
衣
。
遊
客
穿
着
便

五
花
八
門
，
背
心
短
褲
，
穿
毛

衣
絨
衣
。
像
我
等
在
香
港
也
怕

冷
的
人
，
便
套
上
了
羽
絨
衣
。
起
初
有
點
不
好

意
思
，
怕
招
人
側
目
。
其
實
不
少
人
穿
得
比
我

誇
張
得
多
，
皮
大
衣
毛
圍
巾
的
一
副
嚴
冬
行
頭

。
盛
夏
街
頭
，
上
演
着
冬
日
時
裝
。

荷
蘭
的
風
雨
也
是
夠
嚇
人
的
。
去
海
牙
那

天
，
被
風
雨
堵
在
火
車
站
出
不
去
。
隔
着
玻
璃

門
看
見
一
批
批
從
電
車
下
來
的
乘
客
穿
過
風
口

衝
進
來
，
即
使
一
米
九
的
大
高
個
兒
（
荷
蘭
人

平
均
身
高
一
米
八
四
）
，
也
被
颳
得
不
得
不
抱

住
電
線
杆
，
活
似
八
號
風
球
下
尖
沙
咀
碼
頭
的

景
象
。車

站
裡
的
人
便
看
着
哄
笑
，
但
沒
有
惡
意

。
人
們
手
中
的
傘
都
讓
風
颳
了
個
底
朝
天
，
垃

圾
箱
旁
堆
滿
了
破
損
雨
傘
，
那
也
是
荷
蘭
風
雨

後
街
頭
一
景
。
不
少
荷
蘭

男
女
都
不
用
雨
具
，
無
畏

地
在
風
雨
中
行
進
。

但
說
也
奇
怪
，
只
要

一
進
屋
，
衣
服
很
快
就
乾

了
，
不
像
在
香
港
總
捂
着

不
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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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正
方
的
《
我
這
人
話
多
》

讀
得
我
一
直
笑
，
遂
想
起
我
們
同

在
一
棟
大
樓
中
工
作
的
往
事
。

我
們
編
輯
室
幾
乎
佔
據
了
整

個
二
樓
，
很
大
。
編
輯
、
打
字
人

員
、
排
版
人
員
全
聚
在
一
起
工
作

。
不
知
打
幾
時
開
始
，
打
字
小
姐

逐
個
向
主
編
告
狀
，
一
位
負
責
修

理
機
器
的
同
事
常
向
她
們
動
手
動

腳
。

那
時
王
正
方
的
辦
公
室
在
我

們
三
樓
。
此
人
極
為
多
才
多
藝
，

拍
電
影
，
說
相
聲
，
寫
文
章
，
樣

樣
來
得
。
他
拍
的
電
影
《
半
邊
人

》
、
《
北
京
故
事
》
等
等
，
相
當

有
水
平
，
頗
獲
好
評
。
他
用
﹁唐

荒
﹂
筆
名
，
為
我
編
的
副
刊
所
寫

的
雜
文
，
別
有
見
解
又
滑
稽
，
十

分
叫
座
。
我
們
倆
常
一
起
約
了
吃

午
飯
，
我
喜
歡
聽
他
歪
了
嘴
，
繪

聲
繪
色
說
事
，
往
往
為
之
絕
倒
。

這
天
我
跟
他
提
起
打
字
小
姐
告
狀

之
事
，
表
示
奇
怪
地
說
：
﹁我
覺
得
這
個
人
很

好
啊
。
他
和
我
一
起
的
時
候
都
是
規
規
矩
矩
。

我
絕
對
沒
想
到
他
會
這
個
樣
子
。
﹂
他
怪
怪
地

看
了
我
一
眼
，
沒
說
什
麼
。

第
二
天
，
近
中
午
亦
即
編
輯
室
最
輕
鬆
的

時
刻
，
他
來
了
。
他
跟
我
們
編
輯
室
的
人
都
很

熟
，
一
邊
點
頭
招
呼
，
一
邊
喊
道
：
﹁我
來
請

王
渝
吃
飯
。
﹂
到
了
我
桌
子
前
面
，
一
臉
得
色

地
看
着
我
。
我
不
解
地
問
他
：
﹁亂
叫
什
麼
啊

？
﹂
他
翻
翻
白
眼
道
：

﹁人
家
對
別
的
女
同
事
都

愛
佔
便
宜
，
偏
對
你
沒
興

趣
。
我
這
是
來
替
你
爭
回

面
子
。
你
知
道
不
知
道
啊

？
﹂

跟
親
戚
逛
長
洲
，
走
進
一
家
時
裝
小
店
。

小
小
店
舖
挺
有
品
味
。
灰
藍
的
牆
上
，
有
鐵
製

的
黑
色
樹
葉
圖
案
。
一
個
店
舖
，
只
有
三
個
衣

架
，
疏
疏
掛
着
一
些
衣
服
裙
子
，
都
是
素
淨
的

顏
色
。親

戚
已
是
中
年
，
但
保
養
好
，
身
材
不
錯

，
穿
起
衣
裙
依
然
漂
亮
。
鏡
子
前
照
着
自
己
，

愈
照
愈
開
心
，
買
了
一
件
又
一
件
。
那
件
橫
條

紋
的
連
衣
裙
特
別
好
：
上
身
是
白
色
和
深
藍
的

橫
條
紋
，
下
面
是
天
藍
牛
仔
裙
，
有
點
像
水
手

裝
，
穿
上
身
真
的
年
輕
十
幾
年
。
就
因
為
如
此

，
女
人
都
喜
愛
買
衣
服
。

老
闆
是
個
年
輕
男
人
。
打
扮

很
新
潮
，
戴
銀
耳
環
，
髮
型
是
那

種
當
下
明
星
梳
的
立
起
來
的
豎
髮

，
養
着
一
隻
名
種
小
狗
，
他
說
是

隻
﹁小
女
孩
﹂
。
那
隻
黑
色
小
狗

躺
在
他
腳
下
，
尾
巴
搖
來
搖
去
，

用
眼
睛
看
着
我
們
。

女
人
一
進
時
裝
店
，
就
像
老

鼠
掉
進
米
缸
，
埋
頭
挑
衣
服
。
李

波
站
在
一
邊
，
冷
眼
旁
觀
，
也
有

所
得
。
從
時
裝
店
出
來
，
他
說
：

﹁那
男
人
十
之
八
九
是
同
性
戀
者

。
﹂
我
沒
有
發
覺
，
經
他
一
提
，

倒
覺
得
像
是
那
麼
回
事
。
他
又
說

：
﹁應
該
是
個
腳
有
殘
疾
之
人
。

﹂
﹁何
以
見
得
？
﹂
﹁你
沒
看
他
一
直
就
坐
在

那
裡
，
連
站
起
來
都
不
肯
。
通
常
顧
客
到
的
話

，
店
主
會
起
來
招
呼
，
也
會
起
身
拿
衣
架
上
的

衣
服
來
推
薦
和
介
紹
。
﹂

假
設
他
是
個
同
性
戀

者
，
又
有
點
殘
疾
，
在
這

個
幽
靜
小
島
開
一
家
時
尚

小
店
，
倒
是
很
不
錯
的
選

擇
。
難
怪
這
裡
的
衣
服
有

點
品
位
。

一個 「又」字，略帶
無奈，大家對 「非洲饑荒
」有點麻木，聽到 「三百
多萬災民」，可能無動於
衷。德蘭修女說過： 「人
們面對受苦的群眾，不會
行動；面對一個人的悲劇

才會。」志願機構苦思募捐的手法，尋找打動
人的哀痛故事， 「非洲饑荒」卻像 「吐露港公
路車禍」一樣，開始不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志願機構的朋友猜度，可能非洲的戰禍與
饑荒長年如是，不少人從同情到麻木到厭煩。
為什麼常聽到非洲饑荒？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
邊緣，有一個延綿數千里的 「薩赫勒」帶，這
裡雨水充沛時，幼土會變成良田，可養活很多
人，但雨量不穩定，偶而碰上乾旱，即會出現

糧食不足。今次饑荒再現之國家，是薩赫勒帶最東，埃塞
俄比亞及索馬里；這些貧窮的農業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長
多寡，是隨着當地雨量起伏的。連續兩季乾旱，令索馬里
的亂局火上加油，志願機構運送救援物資也有危險。

大家對索馬里的認識是現代海盜，國不成國，亂局源
於內戰、資源匱乏、大國援助的失誤，千頭萬緒，改變談
何容易；全球氣候變化，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環境脆弱
的國家。

不過，錢還是要捐的，一千幾百元，當然改變不了世
界；但最少能令部分災民，有一頓安樂茶飯，也減少自己
前天吃了一頓豐富法國餐的內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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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患
上
癌
症
，
化
療
加
上
電
療
，
折
騰
得
不
得

了
。
總
算
撿
回
小
命
。
恭
喜
她
。
只
聽
她
感
嘆
說
：
粗

暴
呀
！
殘
忍
呀
！
什
麼
鬼
治
法
呀
！

她
對
所
謂
癌
症
治
療
法
，
非
常
反
感
。
感
嘆
說
雖

撿
回
一
條
命
，
卻
丟
了
半
條
命
，
遍
體
鱗
傷
。
也
許
是

癌
症
病
灶
部
位
特
殊
，
用
的
化
療
都
是
大
劑
量
，
注
射

筒
連
在
身
上
，
廿
四
小
時
點
滴
，
白
血
球
降
到
零
。
而

電
療
哪
！
大
面
積
燒
灼
，
直
個
是
皮
開
肉
綻
，
痛
不
可

當
。
這
個
照
射
，
是
每
天
到
醫
院
進
行
，
照
一
次
，
發

一
次
證
書
，
以
作
獎
勵
。
到
最
後
一
天
，
發
最
後
一
張

證
書
時
，
她
當
面
把
證
書
撕
掉
，
以
作

抗
議
。也

是
種
無
奈
吧
！
在
先
進
的
癌
治

中
，
除
了
這
些
粗
暴
法
子
，
沒
有
更
好

的
。
如
果
是
老
人
家
，
怎
熬
得
住
呀
！

我
也
曾
經
過
這
等
粗
暴
，
廿
五
年
了
，

竟
然
沒
有
更
好
的
醫
療
新
法
，
而
且
更

粗
暴
了
。
怎
能
不
珍
惜
生
命
，
那
是
千

苦
萬
難
才
掙
來
的
呀
！
每
天
早
上
散
步

時
都
會
遇
到
一
位
師
奶
，
跑
得
上
氣
不

接
下
氣
，
每
見
人
還
大
聲
叫
早
晨
。
那

種
誇
張
幹
什
麼
？
原
來
她
去
年
生
了
一

場
大
病
，
從
鬼
門
關
逃
了
回
來
，
從
此

之
後
，
只
要
每
天
一
睜
開
眼
睛
，
就
大

聲
多
謝
老
天
。
健
康
人
哪
會
靜
下
來
多

謝
老
天
，
只
顧
着
上
班
拚
搏
而
已
。

不
到
水
窮
處
，
不
會
想
到
今
天
能

自
在
喝
一
口
水
，
都
是
一
種
福
氣
。
粗

暴
治
療
法
的
好
處
：
使
人
了
解
到
一
切

幸
福
都
來
之
不
易
，
明
白
此
理
就
快
樂

了
。
我
問
我
的
朋
友
，
今
後
有
何
打
算

？
回
到
崗
位
，
繼
續
日
常
工
作
。
還
是
那
個
工
作
，
不

是
那
個
心
情
。
以
後
無
論
幹
什
麼
，
都
不
是
那
個
心
情

。
什
麼
心
情
？
就
是
平
和
安
詳
，
做
事
成
與
敗
，
毫
不

動
情
緒
。
她
說
：
我
不
再
亟
亟
以
求
加
人
工
，
只
希
望

減
少
點
工
作
，
有
時
間
去
監
獄
當

義
工
。
大
抵
所
有
死
過
翻
生
的
人

，
都
有
這
種
超
脫
。

我
為
朋
友
舉
行
慶
生
宴
，
不

但
得
回
條
命
，
更
從
此
知
道
什
麼

是
生
活
。

阿 濃

別別讓人家浪費你的生命

葉特生
幸幸福來之不易

王 渝
也也是編輯室的故事

舒 非
海海島小店

黃子程
小小宅「宅男」

姍 而
夏夏天裡的嚴冬

關

平

今今
不
如
昔
？

李
寶
石
東
莞
展
阿
里
郎
藝
術

【本報訊】記者黃仰鵬東莞報道：繼
「反芻─後殖民語境下的裝置陶藝展」

及 「中韓水墨藝術交流展」後，廣東東莞
再颳韓國藝術風。 「二○一一．阿里郎在
東莞─韓國藝術家李寶石作品展」正在
東莞莞城美術館舉行，展出八十七件繪
畫、造型藝術及裝置作品，為觀眾帶來
別具特色的韓國藝術。該展覽展期至九月
一日。

李寶石是知名畫家，亦是一位文化交
流大使，現任韓國二十一世紀創作家聯合
會主席和韓國美術家協會國際交流委員會
主席。在世界各國先後舉辦過二十六次個
展，參與二十二次國際文化交流展，為多
個國家帶去優秀的藝術作品。

李寶石在作品媒介的運用上，不論是
丙烯還是金屬、紙張，或是最新的科技產
品皆得心應手；她的作品，無論是繪畫、
裝置、影像都獨具風格。她的創作題材充
滿了對自己所處時代的人文關懷，從對傳

統文化和日常生活充滿溫情的細節記敘，到對信息化時
代特徵的詼諧調侃，乃至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
的當代生活，以及人類生存和文化認同等議題，十分
廣泛。

李寶石的創作主要有 「時間是宇宙的根因」、 「有
故事的世界」、 「文字／符號抽象」等幾個主題。她借
助繪畫、陶瓷、雕刻、裝置等表現形式，將現代美術與
韓國文化巧妙融合，形成其獨特的 「阿里郎」世界。她
的很多作品着眼於對韓國文字的造型解釋，她對韓國文
字及其形象世界有着深刻認識。她將水平、垂直、斜線
、正圓等幾何學的模型，和現代科學文明中的電子零件
以及傳統的瓦當紋樣、門欞、拼貼紋樣等圖案相嫁接，
從而構成其藝術畫面，傳達自己對韓國文化意義的全新
理解和價值塑造。特別是通過在韓國傳統純紙或是五合
紙上進行油畫創作，將東西方的創作材料進行融合，在
創造新穎的造型形象方面卓有建樹。

社區藝術推廣工作坊匯報成果
􀎠􀎠􀎠長幼同行長幼同行長幼同行􀎡􀎡􀎡展二百件作品展二百件作品展二百件作品
【本報訊】實習記者馬詩蘊報道：

「長幼同行──社區藝術推廣計劃」展
覽今日起至八月十六日於荃灣大會堂展
覽廳舉行，展出近二百件藝術作品，參
展者來自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士。

該 「社區藝術推廣計劃」醞釀了三
年，由藝術推廣辦事處與香港版畫工作
室合作舉辦。第一階段的工作坊成果已
於去年八月展出，第二階段的工作坊成
果從今日起進行為期一周的展覽。約二
百件藝術作品參展，展品包括雕塑、陶
藝、繪畫、版畫及混合媒介作品，參展
人均為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士。香
港文化博物館館長鄭煥堂說： 「藝術創
作是一項人人都可以參與的活動，沒有
年齡或背景的限制。」主辦單位為他們
籌辦版畫、繪畫、陶藝、雕塑及動畫工
作坊，由藝術家擔任導師，並提供創作
所需的工具物料，讓學員實踐創作。

陳英男是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
的學生，今年九月升中五。他和另外七
名選修視覺藝術課的同學花了六個星期

的時間學習製作絲印版畫，他的作品於
現場展出。陳英男的作品《唯一的你》
畫的是一名通識課老師生氣及開心時候
的樣子。他覺得這位老師十分耐心地教
導學生，所以選了她作為作品的主題。
由於是第一次接觸絲印版畫，他坦言剛
開始時遇到不少困難。最終在導師的幫
助下，他用了四堂課創作了這幅作品。
為了讓作品有更突出的效果，陳英男嘗
試用不同顏色把作品印出來，他選用橙
色表現老師生氣的樣子，深藍色表現老
師開心的樣子。之後，他又把《唯一的
你》製成動畫，還把作品圖案印在環保
袋和衣服上。

舉辦經驗分享講座
沈慶禧是沙蘇長者學苑的成員，兩

個多月前開始參加畫畫班，到現在已經
上了六堂課。在導師的幫助下，他完成
了他的第一幅版畫作品《海闊天空》：
海面上，一隻海鷗在藍天下翺翔。他介
紹，這幅作品改動了五、六次，剛開始
畫的海鷗很肥胖，完全不像海鷗。他說
： 「我的畫畫水準和小朋友很接近，拉
近了和孫子的距離。」他希望以後有機
會和孫子一起畫版畫。

除展覽外，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時至
四時三十分於荃灣大會堂還將舉行 「共
融分享──推廣社區藝術的經驗分享」
講座，屆時將探討如何深化社區藝術推
廣。有興趣的人士先致電二三一九一六
六○，聯絡香港版畫工作室報名。

【本報訊】記者程明越深圳報道：由
深圳市保利劇院演出經營有限公司舉辦的
「嫣綻的紫荊花──香港青年鋼琴新秀陳

嘉敏鋼琴賞析會」將於八月十四日在深圳
保利劇院上演。屆時，來自俄羅斯的鋼琴
才女 Alfia Abyakbmetora 將與陳嘉敏合演
《梁祝》鋼琴協奏曲，雙鋼琴帕格尼尼主
題雙奏。陳嘉敏的鋼琴老師邱天虎將在現
場對陳嘉敏演奏曲目進行講解。

陳嘉敏祖籍廣東東莞虎門，出生於香
港，現年十九歲，九歲半開始師從邱天虎
教授學琴。從二○○二年至今，在歷屆比
賽中，她曾榮獲十八次冠軍和兩項特別大
獎，其中最突出的是二○○五年在意大利
參加 「美國 IBLA 國際鋼琴大賽」獲得
「傑出青年鋼琴音樂家」等三個獎項及
「特別天才」獎；在二○○七年第十四屆

香港亞洲鋼琴公開賽中榮獲五個項目的冠
軍，同年還獲得全國 「海倫杯」第四屆
（香港）中國作品鋼琴比賽四手聯彈冠軍
。二○○九年榮獲烏克蘭鋼琴國際公開賽
冠軍，她是獲此獎項冠軍第一位華人，國
際評委會主席說：陳嘉敏的演奏風格準確

表現完整細緻，具有很大潛力。二○○九
年陳嘉敏和郭倩如榮獲芬蘭鋼琴國際公開
賽雙鋼琴重奏的 「特別大獎」。

現年十九歲的陳嘉敏，上學和練琴是
她每天的全部生活，周末也不例外，鋼琴
已不再單單是她的演奏樂器，更成了她的
朋友。邱天虎評價陳嘉敏內心具有真、善
、美，對作品有獨特的理解力和感染力。

鋼琴新秀陳嘉敏深圳獻藝

◀
沈
慶
禧
創
作
版
畫
《
海
闊
天
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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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男創作絲印版畫作品《唯
一的你》，並將圖案印在環保袋
上 本報攝

◀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館
長
鄭
煥
堂
（
中
）
、
香
港
版

畫
工
作
室
成
員
馮
浩
然
（
左
一
）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應
用
社
會
科
學
系
講
師
張
超
雄
（
左
四
）
與
參
展
者

沈
慶
禧
（
左
二
）
、
陳
英
男
出
席
了
展
覽
開
幕
禮

本
報
攝

▲鋼琴新秀陳嘉敏（右）與老師邱
天虎合影

▲李寶石的油畫作品《面具和帆布
的混合》 本報攝


